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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十三》这部电影没有讲述奇观的野心，仅仅用
小姑娘李玩一段别扭的成长经历就撑起了全部的故
事。在学校至家庭种种日常琐碎的展开之中，李玩日
渐孤立的精神状态尤显触目惊心。

电影开篇时，她想要报名参加物理兴趣小组，可
这个时候爸爸介入了，尽管说不上了解女儿的爱好，
但是爸爸却强制女儿按照老师的话报了英语兴趣小
组，于是，一连串类似的事情扑了过来。表面上，李玩的
条件和资质都很不错：家境、资源、天赋与努力，样样具
备，算得上一个幸运的小孩；事实上，她却没有办法把响
彻内心的话说给身边的人听。他们保护她又误解她，
以爱的名义把重重叠叠的成年世界的规则、潜规则压
在了轻盈直露的少女心性之上。他们不是那种放任而
不负责任的家长，他们为了解决李玩生活中的种种问
题做出很多努力，你不能指责他们，这种指责不公正。
但你也很难说李玩的成长环境是健康的。不管是电影
一开头的课下兴趣小组所指的个人兴趣，或是爸爸的
饭局上，叔叔们递给她的一杯酒、一块狗肉。

最典型的一幕发生在那两条小狗身上：一开始她
不想养狗，但是无法拒绝一只“小可怜”出现在自己
房间，只好慢慢打开内心接受了它，并给它取名“爱
因斯坦”。可是这只小狗丢了之后，这事又发生了第
二次，家里人为了平息她内心的风暴，终止她的各种

“作”，找来相似的另一只小狗，然后众口一词地告诉
李玩：“爱因斯坦”给你找回来了。李玩瞪大了眼睛
看见人们指鹿为马地称这只小狗为“爱因斯坦”，不
敢相信真相在成人的眼中竟是如此轻飘。此后，后
来的“爱因斯坦”也因为咬了年幼的弟弟被送走，造
成李玩生活中又一次的分离。养狗或是不养，养这
只或是养那只，所有这些使她一次次发现，自己根本
没有拒绝的余地。没有人在乎那是不是真正的“爱
因斯坦”，除了她自己。她没有办法拒绝成人世界塞
过来的任何一种好意，她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
生活。

也许，在这些家人的眼中，李玩也只是意味着一
个既定位置，一个除了听话和懂事别无选择的人
设。这个位置、这个人设比“李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
的人”更重要。每次她发出刺耳的声音，说出与大人
不同的意见，都被视为一种挑战。当然，人们已经习
惯于把这种挑战冷处理，连哄带劝，实在不行就“武
力施压”——只要她停止发出这不同的声音，世界就
安静了，至于她用这声音告诉了亲人们什么，他们并
不在意，也从未察觉。这世上最深的孤独，也许不是
孤身一人独来独往，而是你置身在爱你的人中间，却
从未被真正地看到，真正地听到。总有一天，李玩、
堂姐李堂以及很多其他类似处境的孩子，会习惯于
掩饰自己，应和各种人的各种要求，戴上各式各样的
面具，把对真相的追问和独属于自我的感受深深埋
藏起来。

“懂事”，应该是最典型的中国式语汇，用来描述
成长。但这与其说是成长，不如说是“被成长”。爸爸
是那种愿意为儿女遮风挡雨、为家人拼尽全力的靠谱
男人。尽管，消瘦如他也不可避免地“油腻”。我对时
下流行的“油腻”二字有个自己的定义：要看你是凭肉
身拖着内心前进，还是内心跑在前边为肉身开道——
前者大概就是油腻的。凭着肉身的需求前进，或者说
得更委婉一些，为了现实生存学会虚与委蛇、委曲求
全，这就是父一辈对子一辈的全部要求。爸爸后来察
觉了女儿的委屈，但他同时觉得自己也委屈，搞不好
他还委屈于李玩添加给自己的委屈，只不过，凭借这
一点点不通透的理解，不足以温暖孩子。只是让本来
勇敢、倔强的孩子掌握了躲避、退缩，甚至是否认内心
真正需求的方式。李玩即便是没有完全失去内心，但
终于娴熟地关上了任何试图通向她内心的通道。如
果你认同成长应该是内心的强壮，如果你知道内心的
成长和表面上的懂事本来是两个层面上的事，你就会
发现，家人们期许的只是表面上的成长，李玩像是从
树上摘下来的青香蕉只是“捂黄”了，表面上是成熟
了，瓤儿却没有熟，这表里不一的成长特别容易引发
成年后的身心解离。

李玩的堂姐李堂是另一个版本的李玩，李堂或李
玩的懂事是一种配合演出，因为她们发现每次拒绝都
会引发周围人的不安，而每次合作都使周围的人如释
重负，于是，她们不再强调自己内心与现实的不和
谐。但是这样的不和谐却不可能消失，而只能内化为
行为与内心脱钩的模式。李玩在这条路上成长，之后
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想是优异却又孤独的
人生。一个把自我掩藏起来的优等生，这也许还不是
最糟糕的，因为她毕竟知道真相是存在的。更糟糕的
是在后青春期发生的自我迷失，那种辨不清真伪、求
真意志沦丧掉的心灵坍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作
者林奕晗就纠结于无法停止的内心风暴。她曾经想
把补习班老师的恶行理解为是爱，即便是错爱。但是
很快这种单方面“自以为”的爱的话语被昔日的施暴
者捅破，内心屏障也随之破碎。把不可接受之事合理
化，以爱的名义，是一种深度的瞒和骗，主要是用来骗
自己，骗自己才能好好活下去。李玩能清醒地对爸爸
说出“你不能用一个谎言代替另一个谎言”，证明她还
是能够辨别真伪的，只不过她咽下实情，止于唇齿，从
此背负一个人面对真实的宿命。林奕晗无法在剥离
了爱的谎言之后继续生活。鲁迅就曾经指出，“瞒和
骗”是伦理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是当这种家庭伦理的
积弊与个体疏离的现代生活场景嫁接之后，这是一种
残酷的却屡见不鲜的现实。导演曹保平在向我们暴
露出熟悉的生活场景中幼小心灵的无告，并且不依不
饶地问一句：“这样的现实还要继续吗？”我们也许该
问自己一句，你可曾回应身边人发出的那微弱的心
声？还是就此漠视，听之任之？

13 岁的小姑娘李玩个子很高，手长脚长，然而并
不是运动健将，只是徒然觉得自己对于生活像个旁观
者，处处尴尬，处处不合身，她想开口申诉，想大哭大
叫，却被成人冷漠的眼神噎了回去。她是曾经的我们
自己。这样遁入内心的小孩会不会继续没心没肺、无
所顾忌？恐怕不会。总有一天，你我会朝向自己的成
长做一次回溯之旅，想要见见在平行世界中“长着一
张没被欺负过的脸”的我们自己。可是，何时我们与
另一个自己分别的呢？是不是 13岁那年那个烦闷冗
长的午后？

（作者系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文学院《艺术
广角》编辑）

细听成长中的
心灵呼告

——我看电影《狗十三》
苏妮娜

“我们士兵走在高高的山岗，枪刺上挑
着一轮夕阳，来不及抖落两肩的硝烟，用弹
壳又将家乡小调吹响。”这首由胡宏伟作
词、马登第作曲的《士兵走在高高的山岗》，
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

作为军旅作曲家，73岁的马登第一生
为战士创作了大量歌曲。“以前的军旅歌
曲，都是激昂的进行曲，‘日落西山红霞飞，
战士打靶把营归’……可时代发展了，也得
有新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我下部队，听到
战士们排队回营，唱的是‘啊，毛毛雨……’，
队形都乱了，可战士们喜欢这样的抒情小
调。当时我就想，我们要为今天的战士写
歌，贴近他们现在的所思所想，进行曲也可
以很优美、很抒情，比如这首《士兵走在高
高的山岗》，到现在战士们还在唱。”

记者在采访中，听作曲家们哼唱歌曲，每
一首都优美动听，可为什么它们不能像《咱们
工人有力量》那些歌曲一样被众口传唱呢？

这可能就涉及了主旋律歌曲的推广与
普及。汪敏说，以前一首优秀歌曲出来后，
报纸、广播会大力推广，反复熏陶。现在这
些渠道都没有了，而互联网平台上，主旋律
歌曲的推广力度也远远赶不上流行音乐。

热门音乐网站打榜的大多是音乐公司的自
发行为，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一个问
题，文化主管部门应该进入这个阵地，让优
秀的主旋律作品有更多的机会被听到。

歌曲创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高虹说：“歌
曲没立起来就是一张纸，作曲家写出来的曲谱
需要有人唱，做成音视频产品更需要多个工
种来共同完成。不仅需要财力，更需要每一个
环节的参与者带着责任和情怀来做这件事。”

歌曲推广同时也是社会音乐生活的一
部分，在各种群众文化活动中推广优秀的
主旋律作品，也应该有人来做。“现在很多
基层群众文化馆都成立了业余合唱团，有
的水平还很高，在公园里和广场上也能看
到很多群众自发组织的合唱团，很活跃。
但他们演唱的大多是几十年前的老歌，是
他们不想唱新歌吗？我想不是。我们这些
年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可他们不知
道。有时候我真想印一些曲谱送给他们，
让他们唱我的新歌。”马登第说。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说，“如果心头只能
歌颂着自己的悲痛和欢笑，那么世界并不
需要你，不如把你的琴一起摔掉。”作为创
作者，作为歌唱者，当谨记。

“很想让广场上的业余合唱团唱我的新歌”

对话三位辽宁音乐人

创作出新时代的“咱们工人有力量”
本报记者 高 爽

▶辽宁音乐发展的主要成就体现在音乐创作上

▶带有工业文化印迹的歌曲是辽宁歌曲创作的重要特色

▶紧扣时代脉搏、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始终是创作者应有的大情怀

11 月 28 日下午，辽宁省音乐家协会
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汪敏在沈阳音乐学
院图书馆为在校大学生做了一场讲座，主
题为《辽宁歌曲创作中蕴含的工业精神》。

讲座是汪敏精心准备的，她试图梳理
出一条辽宁歌曲创作的时代脉络，让这些
未来的辽宁音乐人从中汲取营养。但讲座
的效果让她有点儿小失望：听到现场播放
的红色经典老歌，学生们的反响并不热烈。

沈阳音乐学院教授、作曲家高虹在讲
课中也遇到了差不多的问题：对那些蕴含
时代精神的经典作品，学生们兴趣不大，
偶尔放一小段歌手选秀节目，“他们就来
神儿了”。

由此引出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将近70年，辽宁音乐发展
的主要成就体现在歌曲创作上，经岁月沉
淀成为经典的那些反映时代主旋律的歌
曲，正是一代又一代辽宁音乐工作者融入
火热生活、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行的成
果。“在省文联工作30多年，给我的经验就
是，音乐工作者对时代关注得少、对现实思
考得少，创作就会缺少一些感性上的热情和
理性的深刻。如果我们失去了这种关注力
和思考力，优秀歌曲将如何产生？”汪敏说。

由此，记者邀请汪敏、高虹和作曲家
马登第做了一次对谈，话题就是探讨主旋
律歌曲的创作与传播。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
量！每天每日工作忙，嘿！每天每日工作忙，
盖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改造得世
界变呀么变了样！”1948年，从延安鲁艺来到
东北的音乐家马可在沈阳皇姑屯机车车辆厂
完成了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创作，这首
彰显东北大工业特质的工人歌曲从此唱遍全
中国。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
夏常青，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怕天寒地
冻，他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在山岭。”
1950 年，歌剧《星星之火》首演，作曲家李
劫夫创作的主题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在
此后的几十年里调动起一代又一代建设者
的冲天豪情。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
扬，共产党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
方。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气势不可阻
挡，向前进！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
作曲家李劫夫发表于1963年的这首《我们
走在大路上》，正值我国刚刚告别艰辛、苦
痛的三年困难时期，发出了发奋图强、自力
更生建设国家的时代最强音。

几十年间，由辽宁音乐人创作出的红
色经典歌曲，一直唱到了今天。“辽宁歌曲
创作的思想之源，是从上世纪30年代左翼
音乐运动中蕴含的抗战革命精神，到延安
鲁艺时期的音乐作品中逐渐蕴含并发展成
长为鲁艺精神。这个精神实质就是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为文艺工
作者做出的指向性创作道路，使创作者有了
创作的思想原则——为人民讴歌，为人民放
歌。辽宁歌曲创作在继承这些精神的基础
上，又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作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第一个工业基
地，带有工业文化印迹是辽宁歌曲创作的

重要特色。这些歌曲中的激情与豪情和之
前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但少了战争背景
下的沉重与悲愤，多了当家做主人的喜悦，
多了建设者的朝气、坚定与豪迈。”汪敏说。

“改革开放后，辽宁歌曲创作又有了
新的变化。戴着前进帽、拿着大铁锹往高
炉里送煤的火热生产场面不见了，越来越

有科技含量的现代化工厂车间也让工业题
材的歌曲创作从艺术处理上更加注重细
腻的情感表达，更重情、更婉转。比如歌
颂航空英模罗阳的歌曲《等你回来》，就是
从他妻子的角度写的，‘这是你人生最远的
一次出差，你走得太远，也走得太快……’
感情深挚动人。但这些歌曲中，传达出的

情感同样是坚定的，国家利益至上、无私
奉献、顽强拼搏、知难而进，这既是一种革
命精神的传承，又高度契合了新时代辽宁
精神。”汪敏说。“音乐创作作为观念形态，
一直跟随时代变迁。创作出紧扣时代的
主旋律作品是音乐工作者的时代使命与
担当。”

音乐作为观念形态一直跟随时代变迁

“江河水奔流不息，涛声传颂好书记。
百姓安危挂心头，理想信念永牢记。”2015
年，辽宁省委组织部制作了大型电视纪录片

《人民的好干部张鸣岐》，我省著名词作家胡
宏伟和作曲家高虹创作了主题曲《好书记》。

“啊，你不是一个传奇，梨花深处走来了
你，水流着画卷，果摇着甜蜜，常听常新是你
的故事在延续。”2016年，辽宁省委组织部、
宣传部和丹东市委联合制作大型电视纪录
片《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毛丰美》，胡宏伟和高
虹再度合作创作主题曲《你的故事》。

“厂区里那熟悉的小路，叠满了你的脚
步。车间里那呼啸的熔炉，洒满了你的汗
珠。除了工作，别的都很满足，你多年住着
贴满奖状的小屋，哦，师傅，我的师傅。”同
样由胡宏伟、高虹合作完成的《哦，我的师

傅》，赞颂的则是曾为辽宁老工业基地建设
作出贡献的老工人群体。

这些年来，高虹创作的歌曲中，有大量
赞颂时代楷模和优秀辽宁人的作品。

“张鸣岐、毛丰美，一位市委书记、一位村
党支部书记，他们的生活离我们这些居住在
城市里的普通人似乎有点儿远，能够在歌曲
中准确表达出他们的精神气质吗？”记者说。

“他们的世界离我们一点儿也不远。”
对于记者的疑问，高虹说，“为毛丰美写歌
是在他去世之后，可在2009年省音协就组
织我们去了大梨树村参观。当时，我一直
跟在毛丰美身边，亲耳听他讲自己的故事，
他给我留下的感动太多了。”

这些年里，省音协每年都要组织省内
的音乐工作者下基层采风，再加上创作者

关注现实、观察生活的自觉与深入，才让他
们有了厚实的思想积累和创作底气。“在报
纸上读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时，‘新时代’三个
字让我联想到了很多生动具体的画面，一下
子就哼出了一段旋律。没有人给我布置任
务，我就想为‘新时代’写一首歌。”作曲家马
登第说，“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大时代中，我们
始终关注着现实，不论是英模还是普通老百
姓，他们的样子就在我们的脑子里。”

“我手写我心”，真诚是创作者最重要
的态度。“正因为这些人物离我们很近，带
着情感去创作，作品就会写得感人。很多
人把创作主旋律作品当成一个‘活儿’，那
肯定做不好，只有技巧没有真情是不行
的。”马登第说，“比如我刚刚完成的这首反
映扶贫工作的歌曲《走亲戚》：‘云雀雀的那

个飞哟，风婆婆的那个追，山外人进山走亲
戚，热热闹闹看呆了日和月哟，亲亲热热暖
透了咱的心。走亲戚那个走亲戚，大山外
面也有咱的娘家亲……’没提‘扶贫’俩字，
没有一句套话，听着就感动。”回到年轻学
子们对主旋律音乐作品创作不感兴趣的话
题，高虹说，同学们都希望表达自己的真情
实感，但因为他们对广阔的现实生活没有
深入的了解和宏观的把握，所以他们表达
的只是自己的身边事、自己的小情绪，没有
更大的家国情怀。

说到底，深入基层，与时代同呼吸、共
命运，仍旧是优秀的音乐作品成功的密
码。相比起这些“小情绪”，多年以后，被岁
月沉淀在音乐史当中的，一定是那些表达
时代大情怀的作品。

“他们的世界离我们一点儿也不远”

省音协组织词曲作家到兴城乡镇企业参观学习。

词作家邬大为在丹东凤城大梨树村即兴创作中。

省音协组织词曲作家在金普新区采风（左一：作曲家潘兆和，右三：作曲家马登第）
本版照片由汪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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